
︻︻
人人
生生
随随
想想
︼︼

故
乡
的
小
河

︻
若
有
所
思
︼

科
学
的
八
卦
史

□孙葆元

张伯行在清康熙四十二年调
任山东济宁道时五十二岁。适逢
当地旱灾，农民绝收，当务之急是
让农民有饭吃。饭从何来？粮仓内
有粮，可是却不敢动，那是皇粮，
关系国家命脉。无计可施之际他
从家乡河南仪封调来钱粮并缝制
棉衣救济灾民，那些粮钱是他自
己家里的，非公帑库存。这仍然是
杯水车薪，他的奏疏一直禀报到
紫禁城。康熙接报，旨令各道赈
灾，允许他开仓济民。他打开粮仓
取出两万两千六百石粮食赈济汶
上和阳谷两县的灾民。这本是一
个拯民利民之举，上有政策，下有
应策。偏偏有人节外生枝，指责他

“专擅”，上疏弹劾。张伯行毫不畏
惧，回应道：“有旨赈灾，不得为专
擅。上视民如伤，仓谷重乎，人命
重乎？”这是一位把官身押在百姓
性命上的人，不媚上，不惧个人得
失。之后，康熙皇帝南巡，路过此
地，授予他“布泽安流”的匾额。

因了张伯行的担当，他被调
往江苏任按察使。这一年康熙皇
帝命各地督抚举荐贤能官员。极
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贤官能吏
要想得到上司的举荐，必须与上
司有某种“往来”。张伯行清清白
白做官，规规矩矩办事，不搞拉拉
扯扯那一套，当地督抚举荐的名
单里自然没有他。没想到，次年，
康熙皇帝又来了，他看到举荐的
名单里没有张伯行，便问，为什么
不举荐张伯行？用人标准自古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上得台面
的话。还有上不得台面的话，叫圈
子。哪一方官员为了官场顺风顺
水不拉一圈“自己人”？没几个心
腹，那官就做不得了！心腹是靠孝
敬得来的。张伯行不美言、不孝
敬，在提拔时，谁个能想起他？康
熙帝就想着他，遂对群臣说：“朕
闻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
又对站在一边的张伯行说“朕识
汝，朕自举之”。随即提升张伯行
为福建巡抚，又赐给他一块“廉惠
宜猷”的匾额。

今天读这段历史，我们看到
了一场康熙年间的组织考察和任
命。不能说康熙朝没有任命标准，
臣僚的举荐与圣上的恩准有着不
小的高度差，臣僚的举荐如果不
是出于国家考量，多是党羽、圈
子。而这一切在圣上眼里都是“牛
马走”，从“江山”考虑自然要高出
一筹。清时官制，有固定的职位，
没有上下一致的用人标准，吏部
只是一个官员的调配管理部门，
对官员的监督由都察院负责，升
迁与罢免还是皇帝一人说了算，
部门只有建议权。清朝有引荐制
度，如张伯行这种低级别的小官
没有大员引见，是见不到皇帝的。
他之所以两次得到皇帝的题款匾
额，说明他确实政绩卓著。史载，
他在康熙二十四年考中进士，又
经选考，只授予内阁中书，这是中
央机构的文书之职。他父亲过世，

回家奔丧，正赶上黄河决口，他招
募民夫用口袋填堵。河道总督张
鹏翮上疏举荐他治理河务，他便
由文职官员转到工程系统。他干
得出色，一举“督修黄河南岸堤二
百余里”，被调往山东济宁道。他
从济宁到江苏上任，沿途吃住只
用了一两银子，且是自掏腰包，除
了官服，其他衣服皆是自备，难怪
康熙皇帝这么器重他。

到了福建巡抚任上，他的身
份发生转化，由被别人举荐变成
举荐别人，他立刻看到官场的幕
后。这个长久坐在台下看别人在
前台演出的人，从后台看到了“原
来如此”。无数梦寐都想得到举荐
的人向他行贿，让他无法招架，本
来是往前走的仕途与使命，现在
却让人逼得疲于防守，忍无可忍，
于是他写出了《禁止馈送檄》，曰：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
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
分；取一文，我为人不止一文。谁
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
之财，此物何来？”一檄锐利，道尽
了贿物的来历。

今天重拾这篇檄文，我们看
到了他的人民情怀。然而，张伯行
用此檄把自己孤立起来，再无人
附和他，他的正确意见都遭到抵
制，更有甚者，连当初举荐他的张
鹏翮都不再帮他说话，而是处处
打压他。旧朝廷最大的腐败不在
于出了几个贪官，而在于容不下
清正！

个人名节是官场上的良知，
良知的基础在于民之脂膏。然而
官场良知也会演变成攫取名声的
道具。西晋时期有一个叫王逊的
官员就上演了这么一出骗取名节
的闹剧。《晋书·王逊传》载：王逊
原为“吏部合史”，“累迁上洛太
守，私牛马在郡生驹犊者，秩满以
付官，云是郡中所产也”。是说，他
在调往上洛太守任职前，把家中
牛马产的小马驹、小牛犊都交了
公，理由是这些马驹牛犊都是吃
着本郡的水草长大的，理应留归
本郡。这确实是做好事。可是这个

“好事”怎么看也有点似是而非。
以后他调任宁州太守，开始还能
与百姓同甘共苦，日子好了一点，
便开始伸手要钱了，有人拜见他，
须递上用金子打造的名片。此门
一开，请托的络绎不绝，大把地送
上金银财宝。最后连他的发妻都
看不过去了，说“何先清而后浊
也”？读这段历史，可以看出王逊
压根就不是什么“先清”的清官，
他不伦不类的“先清”是障眼法，
换取一个好名声，为他以后的贪
腐铺路，在这种人身上没有蜕变
之说，只是“下手”的先后。毛泽东
说，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
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此言洞穿历
史经验。“先清后浊”是一类人生，

“丝粒名节，厘毫脂膏”也是一类
人生，却有龌龊与纯洁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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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金明

作者按：2020年6月23日，潍坊召开第二届发展大会，邀
请我们这些身在异地的潍坊人通过云端共叙乡情、同谋发
展。我有幸收到邀请，这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故乡的
怀念。兴之所至，提笔写下《故乡的小河》，纪念曾经的岁月。

忽然发现，我似乎老了，因为我已经忘却了许多，但我
却清晰地记得三十年前那条故乡的小河。

我出生在潍坊的农村，家乡草屋的边上紧挨着一条小
河。我永远记得，那蓝天，那白云，那鱼翔浅底的景色。

农村的贫穷，让孩提的我早早就明白“穷人的孩子早当
家”的道理。祖辈务农的我，天生好水，每到秋夏的黄昏，总
是一边在河里洗澡，一边琢磨能得到点什么，看着鱼儿在水
中嬉戏，期盼着“一举两得”。

忽然一条大鱼从浅浅的水中游过，真是上帝的恩赐，我
要开荤啦。可是，年龄太小，还不敢与那条大鱼较量，情急之
下用粗布上衣捂住那倒翻的鱼儿，高兴地带回家。哈哈，这
可是我的战利品，明天我们全家就可以改善生活！

弹指间，我已离开故乡三十载，其间多年的美国求学、
工作拼搏，物质优越、舒适生活，却已然淡漠。记得赴美归来
回家探亲时，感慨颇多。远在异地他乡时，最想念的还是白
发双亲，还有故乡的小河。可真正重温那乡村的土炕，听那
蛐蛐儿唱歌，我却失眠了。是不是因为没有大大的落地窗
帘，没有软软席梦思的安乐窝？

我似乎明白了，我就像是一棵树，虽然我的根深扎在故
乡的土壤，但我的枝叶却早已融入了这城市的景色。

难道，我已经变了？

□冯磊

在巨著《自然史》里，老普林尼讲述了他之前的时代人
们测算地球周长的故事。

当时，厄拉多塞是位了不起的学术权威。这位学者认
为，地球的周长大约是29000罗马里。这个数据，大致等于今
天的40000千米。而地球周长的实际值，为40076千米。二者相
差无几。

厄拉多塞是亚里士多德的好友，埃及法老托勒密三世
的家庭教师，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厄拉多塞计算地球周
长的方法，在今天称为弧度测量法。他在夏至那一天，选择
太阳直射到赛伊城(今埃及阿斯旺城)的一口水井作为测量
点，另外选择亚历山大城作为另一个测量点。实测出两地的
距离后，再根据弧长与圆心角的关系计算出地球的半径和
周长。

在当时，厄拉多塞可谓一位智者。有趣的是，老普林尼
在讲述了厄拉多塞的成就以后(称其得到“所有人的高度称
赞”，是一位精通各种知识的权威)，紧接着讲述了关于地球
周长计算的另外一则轶事。当年，米罗斯的狄奥尼索多鲁斯
终老于故乡。他去世之后，家中的亲属为其举行了葬礼。其
间，家人们发现了一封狄奥尼索多鲁斯亲笔签名的书信。这
是一封寄给留在凡间的人的信件。信中写道：他(狄奥尼索
多鲁斯)已经从他的坟墓走到了大地最深的地方，二者之间
的距离大约是4830罗马里之遥。

老普林尼说，据当时的几何学者解释，这封信是从地球
的中心寄出来的，4830罗马里是从大地表面到地球圆心最
长的距离，即半径。据此，几何学者们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
是29000罗马里。

老普林尼的叙述很有些八卦，或者说魔幻和神奇的感
觉。实际上，不仅老普林尼，伟大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皇
皇巨著《历史》，本身也是一本极为八卦的书。之所以出现这
种情况，可能与当时人们口口相传的谬误繁多有关，也与人
类的认知水平有关。

从厄拉多塞的弧度测量法，到狄奥尼索多鲁斯的地心
来信，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始终在科学与传
说(或者说巫术、玄学与八卦)中穿梭。实际上，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甚至包括今天)，科学的传播力量都远远不如八卦
和玄学来得迅速。一项伟大的科技发明，远不如街头巷尾某
个长舌妇的谣言更有杀伤力。原因是：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
数人都不是专业人士，而专业的东西解释起来绝对令大多
数人头疼；至于八卦甚至谣言的传播，则是瞬间的事情。

事情的真相往往是这样的：一方面，玄学家们要靠科学
和实证的东西来验证自己的理论，主动或被动地传播科学
理论，比如厄拉多塞等学者的计算结果(只是他们可能会采
取另外一套说辞对其加以传播)；另一方面，即使最严肃和
严谨的科学知识也需要宣传和普及，在这个时候，与科学对
立的另一极(比如玄学，比如八卦)居然就派上了用场。

其结果是：一方面，类似地球周长的知识被逐渐普及，
人们的认知能力在提高；另一方面，传播八卦与玄学的人也
自以为守护住了自己的底线。确实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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